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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作者：舐心人





我一個人待在房間裡面，在我前面翻開最新一期的切腹雜誌《青春日誌》。



我是一個切腹愛好者，今年年僅19歲的我接觸切腹文化已經有10年了。



好像是天生的一樣，我從小就對切腹這個詞語特別的敏感，小時候的我就開始整天的餓幻想自己肚子裡面的東西是什麼樣子的。



隨著年歲日漸增長，這種感覺就越發強烈，如果不是人性天生對於死亡有著強烈的恐懼感的話，我想我早就把內心的想法付諸行動了。



在我9歲的那一年我在偶然的機會之下得知《青春日誌》的存在，我就用盡所有的辦法打聽這本雜誌的獲得途徑。



當我終於把它買到手的時候，內心壓抑的所有心思終於爆發出來。



看著雜誌裡面的一張張精美的圖片和一篇篇精采的 ??文章，我激動的渾身顫抖。



這些年以來我一直瞞著所有的人秘密的研究切腹文化，有幾次差點讓媽媽發現了，幸好最終還是安全的過渡。



我坐在房間的地板上翻看著這期《青春日誌》裡面的圖片，看著圖片上那女孩的陶醉神情，看著她小腹上那流血的傷口，還有傷口裡面的那寫約隱約現的小腸，我忽然間忘乎所以，呼吸不由自主的急速。



忽然間我頭腦一熱，站起來拉開我床底下的秘密小抽屜。裡面放著3把精美絕倫的小太刀，還有紗布消毒藥水之類。



我把裡面所有的東西拿出一樣樣的在面前擺好，看著前面的工具，我沉默了好久，心跳不停的加速，好像心臟要從胸口裡面蹦出來一樣。



不過我對於死亡還是存在著天生的恐懼，在這種心態之下我打算放棄了。



不經意的有看了一下放在一邊的雜誌，看著圖片上面的那張陶醉的面容，看著那切腹女孩那滑嫩的腸子。



我一咬牙，像下定決心一樣閉上眼睛深深的呼吸了三口氣，慢慢的把過快的心跳平復下來。



我把紗布打開慢慢的拆散混成一團鋪在地上，這是避免血跡沾在地上又或者不小心把腸子弄髒。



然後我按照書上所講的那樣把上衣撩起來在胸部下面打了個結固定好，再把褲裙脫掉只剩下小褲褲。



（本來書上建議把小褲褲一起脫掉的，因為我的臉薄的關係把小褲褲留下了，嘻嘻！！一一）



我把書翻到最後一頁，上面記載著一種簡易切腹法。



看完了書上所說的需要注意的事項之後，覺得萬事俱備的我決定開始我的切腹之旅了。



拿起我這麼多年以來收集的最心愛的小太刀，挑了一把最精緻的。



慢慢的隨著我的抽出，太刀刀身上的一抹寒氣撲面而至，刀面上閃爍著冷酷的光芒，我的眼光像是被刀光吸引住似的，一時間竟難以把目光移動半分。



過了好久，又好像是一瞬間，我忽然間的「清醒」了過來。



拿起一片紗布用消毒水泡濕後慢慢的一遍又一遍的擦洗著刀身，經過消毒水的洗禮，讓本來就寒光爍爍的太刀更加亮麗照人。



一想到一會之後我的小肚子就會剖開在這柄心愛的太刀之下，我那平復不久的心跳又有點控制不住的開始加快了。



一切都已經準備完畢了，是時候進行最精采的環節了。



心裡默默的記憶了一下剛才所看到的那些需要注意的事項，我把太刀的大部分刀身用清潔的紗布捲起來，只留下大約兩寸左右的刀尖部分，這個長度跟我肚皮的厚度大約相等，我不敢留太長了，要是一個不小心把腸子給弄傷了的話就麻煩了。



右手反握著被包裹著的刀身慢慢的把刀尖頂在肚臍下面大約一寸的地方。



按我的想法，是在這裡橫著切開一道大約15公分長短的傷口，這樣的話是最為安全的一種做法，當然在切開期間還要認清了肚子上大動脈的走向，不然失血過多就會要了我的命。



在肚子上面比畫了一下之後終於找到了理想中的切入點了。



我慢慢的把小太刀的刀尖按進我那潔白無暇的小腹裡面，刀尖在肚皮上推進的同時也把肚皮的形狀變成一個向裡凹的漏斗狀。



我微舒了口氣然後猛的把肚子繃緊同時握刀的手也毫不放鬆的向裡面用力，只覺得刀尖上的壓力一下子消失無蹤，緊跟著肚皮上傳來一陣灼熱的疼痛。



對於切開肚子的痛苦我心裡面早有準備，所以我深深的呼吸了幾口氣之後就硬硬的忍了下來了，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在太刀進入肚子之後所帶來的痛苦並沒有我想像之中的厲害。



在一陣劇痛之後，慢慢傳來一種鈍鈍的暗痛，有點像平時鬧肚子的時候肚子裡面的感覺。



在痛苦減緩了之後覺得還能繼續的我決定一鼓作氣的完成接下來的所有步驟。



雙手緊緊的握住刀身猛的從左往右狠狠的一拉，這一下子足以證明了太刀的鋒利。



在我把刀子向右拉動的時候好像根本沒有遇到任何的阻力一樣，就像切開一塊奶油一樣簡單。



一股比剛才疼痛十倍的痛楚瞬間傳到我的大腦裡面，僥是我心裡早有準備也不禁的被這樣的痛苦刺激的有點神智不清了。



我慢慢的把身子往下伏，意圖減輕身上那股劇烈非常的疼痛。



過了差不多十多分鐘之後，那痛苦的感覺才慢慢的減輕。



然而這十多分鐘對於我來說好像比十幾年還要長久，在痛苦的刺激之下我的眼淚不停的留出，同時還有汗水。



難熬的劇痛過去了，接下來該是檢驗勞動成果了，我慢慢的直起身體，隨著我的動作，在肌肉拉伸之下，肚子上又陸續的傳來一陣陣的痛楚，不過比起剛才來只不過小意思了。



小太刀那兩寸長的刀身依然留在肚子裡面，只是肚子上多了一道20厘米上下的橫向傷口。



因為力度沒有控制好的關係，開口比預料的大的多。



我把太刀慢慢的拔出放在一邊的紗布上面，看著肚子上面的開口。



只見被切開的部位微微裂開，因為沒有傷及大血管，故而流血量不大，只不過原本應該流出來的腸子卻出奇的沒有往外流。



我拿起紗布慢慢的把傷口擦洗乾淨，傷口上面的血居然不再流出來了。



見原本希望見到的腸子沒有流出來的我實在是不甘心，痛苦了那麼久沒有一點收穫也實在說不過去了。



抱著破罐子破摔的心態，我用消毒藥水洗了一下雙手，再把手擦乾淨之後慢慢的掀開肚子上的傷口。



入眼的是一層淡黃色的脂肪層，再往裡面就是暗紅色的肌肉層了。



終於，我在掀開肌肉層之後發現了為什麼腸子沒有流出來的原因了。



原來在肌肉層下面還有一層半透明的薄膜，薄膜上面分散著零星的脂肪顆粒和一點細小的靜脈血管，而我一直想見的腸子就被包在薄膜的後面了。



既然原因已經找到，那麼接下來就簡單了。



我用左手把傷口撐大，右手拿了把藥剪慢慢的把薄膜剪開。



可能薄膜上面沒有什麼神經吧，在剪開的過程中並沒有感覺到多少的痛苦。



我跌坐在地上長舒了口氣，經過一長串的波折終於把切腹完成了。



看著小肚子上面的巨大傷口，還有傷口裡面慢慢往外面湧出的小腸，一種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在心底裡瀰漫著。



我小心的把肚子裡面滑嫩的腸子捧在手上，忍受著一股股噁心的感覺，輕輕的揉捏著手上那濕滑柔嫩的事物，慢慢滋生出一種莫名的快感。



猶敢不足的我，又把手伸進肚子裡面摸索，在盤腔的底部接觸到一個軟乎乎的球體，我試著握在手上，估摸大約有鵝蛋大小。



隨著我揉捏的動作，一股更為強烈的快感衝進我的大腦裡面。



我知道，在我手上所握的事物乃是我那19年來沒有經過開發的子宮！



那是我作為女性的標誌，更是我以後孕育生命的工具。



握著那軟乎乎的子宮的我，忽然有一種莫名的感動，曾經我也是從這麼一個小小的事物之中誕生出來的呀！



正在我處於迷漓狀態的時候，房門外面居然傳來一陣陣腳步聲。



不一會在我的門口停下。



「阿媛，該吃飯了，快點下來啊！今天媽媽煮了妳最喜歡吃的紅燒蠟魚，再不下來你哥哥可不會給妳留情的哦！」門外傳來媽媽的聲音。



我一驚，只顧著切腹卻忘記今天媽媽和哥哥都在家裡面，這下摻了，一定不能讓他們發現！



「嗯！知道了，我在聊電話，待會下來。」我盡量的用平和的語氣回話。



「那妳快點拉！真是的，電話比吃飯還重要麼？這丫頭真是越來越不像話了。」



聽著媽媽念念叨叨的慢慢走遠了，我才把繃得緊緊的神經稍微舒緩下來。



接下來我得想辦法把傷口給處理一下了。



我小心翼翼的把肚子上流出來的腸子慢慢的放回肚子裡面，幸好腸子流出的不多，加上還有腸系膜的固定，到沒有浪費多少時間。



接下來的事情就比較麻煩了，該用什麼把傷口包起來呢？



傷口太大了，一不小心就會讓腸子再次流出來的。



想了一會，只好用紗布在肚子上捲了一圈又一圈。一直到紗布全部用完之後才罷休，把剛才因為快感濕了的一塌糊塗的小褲褲換掉，又把衣服放下，在鏡子前面照了好一會。發現沒有什麼破綻之後才慢呦呦的收拾起房間來。



收拾好房間，再一次檢查了一下，沒有發現什麼破綻之後我才慢悠悠的下去。



因為腹部的傷口所帶來的不便，每走一步我都不得不小心翼翼的，生恐肚子裡面的東西會漏出來。



幸運的是我把紗布綁的還算結實，我所擔心的問題沒有發生。



我幾乎用挪的速度慢慢的下到一樓，為了不被發現，我再一次仔細的檢查了一下自己才來到飯廳裡。



「小媛，怎麼回事啊？怎麼這麼久？我們都在等了一個了，真是的！」老媽見我現在才下來，嘴裡面少不得又是一陣碎念。



「小媛怎麼了？聊電話也不能忘記吃飯吧，電話味道可不怎麼好哦！」老哥笑道，看他那幸災樂禍的樣子我心裡面有點哭笑不得。



「好了好了，開飯吧！」老媽道。



我默默的拿起碗筷，心裡面不知道什麼滋味。肚子開了個大口子之後吃飯會有什麼感覺呢？



汗！很快我就會親身體現得到了。



肚子上面的傷口麻麻的，疼痛的感覺也沒有太激烈了，只是偶爾會感覺到有點噁心發悶的現象，除此之外還有就是有點想去廁所。



該不會剛剛肚子著涼了吧？



對於這個結果我有點頭痛。



在切腹之前我從來就沒有想到會有什麼後果，現在我有點擔心接下來的事情該怎麼收尾了。總不可能把肚子一直開著吧？這樣肯定會受感染的，到時候光併發症就可以要了我的小命了。



得盡快想個十全十美的辦法才行。我一邊思考一邊吃飯，手上機械的做著耙飯的動作。



「誒！我說小媛，我怎麼就不知道鼻子可以用來吃飯的？妳什麼時候學會的啊？」



正在想的入神的我忽然聽到老哥那有點好笑的語氣。



我一愣之下回過神來，我現在才發現原來我正用筷子把飯往鼻子的位置一下一下的耙呢！



想到剛才自己的樣子真的是丟臉到家了，臉色霎時間精采的像天上的彩虹。



「我。。我在想東西拉，只是剛才有點失神而已。」我紅著一張臉道。



猛然間，我忽然想到老哥是南方醫科大學的高才生，剛才的問題要是找他的話就OK了。可是有想到自己切腹愛好是個見不得人的事情，如果要老哥幫忙的話勢必要被老哥知道了，如果老哥告訴老媽的話那事情就大了。



「怎麼了小媛？是不是身體哪裡不舒服啊？要不要看醫生？」老媽這時候也發現了我有點不對勁了，有點擔心的問。



「沒有沒有，只是肚子有點不舒服而已，我歇會就沒事了。」我有點慌張的道。



順便的把碗筷放下「我先上房歇息一會，飯先幫我溫著吧，待會我餓了吃。」說著我便回房了。



回到房間我猛的靠著房門喘氣，剛才的情形說不緊張那是騙人的，幸好沒有被發現什麼，不過老哥好像看出點不對勁了，得小心他。



「小媛，媽媽今天有事，今晚不回來了，妳跟妳哥自個解決晚飯知道嗎？」樓下傳來老媽的聲音。



「嗯！知道了！」我回道。



聽到樓下傳來關門的聲音，我大大的鬆了口氣。最大的麻煩終於離開了，現在稍微安全了一點點了。



「小媛，開開門，是老哥！」我一聽，差點沒下得蹦起來。原來最大的麻煩是老哥！！殺上門來只好硬著頭皮上了，我慢慢的把門打開。



「老哥，什麼事？」我吶吶的問道。



老哥盯了我好一會，道：「說吧，發生什麼事了？」



我沒想到老哥一開口就開門見山問，一時間我沒反應過來，愣愣的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是不是有人欺負妳了，告訴我，我廢了他！」老哥見我臉色發白的以為我發生什麼嚴重的變故，緊張的問我。



從小老哥就很疼我，每次我被欺負的時候他總是擋在我的面前，好幾次甚至被打的遍體鱗傷的，後來為了更好的保護我他甚至到少林寺去練了兩年的武藝。



想起這些，本來情緒就不穩定的我馬上崩潰了，伏在哥哥那寬大的肩膀上痛哭不已。



「別哭別哭，乖，告訴哥哥是誰這麼大膽欺負妳了？放心，老哥我絕對讓他後悔來到這個世界上！」說到後面，哥哥的語變得有如旱冰。



精神失守的我抽泣這把前因後果慢慢的說了出來。說完之後覺得太丟臉的我把戀深深的埋在哥哥的胸膛裡悶悶的問：「哥哥，我是不是很*** *？」



「哎！小媛，是哥哥不好，哥哥以為只要保護妳不被人欺負那就是愛妳了，沒想到缺乏與外界交流的妳會心裡扭曲。其實呢，喜歡切腹文化並沒什麼大不了的，只是妳並沒有真正的了解到切腹背後所伴隨的意義。而且妳不應該這麼莽撞，幸好現在沒出什麼事，要是有什麼意外的話妳讓媽媽和我怎麼辦？」哥哥嘆了口氣，有點沉重的道。



「哥，我知錯了，現在該怎麼辦，我不想媽媽擔心，別告訴媽媽好嗎？」我有點擔心哥哥會把事情告訴媽媽。



「本來這個事情應該儘早告訴媽媽的，不過。。。哎！好吧，我不說就是了。妳的傷口得盡快處理，不然感染了就麻煩了，我打電話叫救護車。」說著哥哥掏出手機。



「不要！不要到醫院。」我見哥哥要叫救護車忙按住他的手。「我不要去醫院，羞死人了，要是被人看見我以後都不要見人了。」



「胡鬧！這麼大的傷口怎麼能不去醫院，會要命的知道嗎？」哥哥看我這樣有點生氣的道。



「不要！我寧願死也不去醫院。！」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變的固執異常，死死的按著哥哥不讓他打電話。



「妳！。。。。哎！好吧，依你了，先讓我看看妳的傷口吧。」見我這麼固執，哥哥嘆了口氣，有點認輸的說。



哥哥讓我躺在床上，到自己的房間拿來一個大藥箱，從藥箱裡面拿出要用的工具擺好，讓我先把衣服脫掉，然後用剪刀小心的把裹著肚子的紗布給剪開。拿開紗布之後，我的傷口重新暴露在空氣之中。



看著我肚子上面的橫向切口，哥哥眉頭擰緊，問道：「妳有沒有伸手碰過肚子裡面的內臟？」



我看著哥哥，吶吶的點頭道：「碰過了，腸子還被拉出來了一點。」忽的又臉紅的續道：「還。。還摸了子宮。。」說到後面我差點連自己都聽不見自己的聲音了。我想一個做錯事的小朋友一樣，等候著大人發落。



聽到我的話，哥哥那英俊的臉上閃過一抹紅暈。輕喘口氣才道：「這下有點麻煩了，為了避免感染得清洗內臟，可是我沒有麻醉藥，這就難辦了。」



「沒事的，我不用麻醉都可以，哥哥放心動手就是了。」



「這怎麼行，要知道這不是普通的外傷，清洗內臟會把妳痛死的。」哥哥擔心的道。



「沒事的哥哥，你看我不是連切開肚子都沒事嗎？放心吧！相信我也相信你自己好嗎？」我緊緊的看著哥哥。



聽到我這樣說，哥哥只好答應。



不一會哥哥就把清洗內臟的消毒水調好了，用消毒過的盆子端好。



「妳忍著點，我開始了，要是受不了的話就告訴我知道嗎？」



「嗯！我知道了的，你開始吧！」我點頭應道。



哥哥慢慢的用藥棉把傷口上面的血跡搽乾淨，然後在我的傷口上安裝上一個金屬材質的擴張器。



在哥哥的控制之下，橫向的切口慢慢的張了開來。



傷口張開之後，馬上肚子裡面的情況一目了然。



在肚子裡面慢慢挪動的腸子像泥鰍一樣，第一次如此清晰的看到自己肚子裡面的狀況的我心跳不由自主的加速。



哥哥把先前準備妥當的藥水慢慢注進我的肚子，立刻我就感覺到腹部裡面被一團溫暖包圍起來，感覺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舒適。



哥哥見我沒出現什麼不良狀況，也就繼續動作了，帶上醫用手套，慢慢的在我的肚子裡面翻弄著，就像洗衣服一樣抓著我的腸子輕輕輟揉。



我立刻感覺到一陣陣噁心的感覺傳來，更甚者還傳來一陣陣鬧肚子似的悶痛，難受異常。深呼吸了好幾下也終於忍了下來。



過了一會難受的感覺剛過去就覺得有什麼東西被拽在人家手上，忙的往肚子裡面一看。



原來我的子宮被哥哥捧在手上不停的搓揉，一股不知道是快感還是疼痛的感覺襲遍全身，慢慢的我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覺。



等我醒來的時候，我依然躺在自己的床上，往肚子上摸了一下，著手的是一塊紗布，傷口已經被縫合了。



忽然好像覺得有什麼東西壓著我的被子，我轉頭一看。



是哥哥，哥哥趴在我的身旁睡著了，隨著他那沉穩而有力的呼吸，我感覺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安全感把我包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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